
现代性、全球化与地方性：“全球商业中的精神人文主义： 

和而不同的多样性” 

原创：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2018-12-29 

2018 年 8 月 18 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长江商学院和德国

KSG 基金会主办的 2018 第六届儒商论域会议，是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WCP）的特

邀分会。在会上，杜维明、卢卡·斯卡兰蒂诺、莱辛格、项兵、赵东成、樊和平、姚新中、

傅成玉、秦朔、周立等海内外知名学者与企业家们汇聚一堂，讨论了“精神人文主义”视域

中的全球商业伦理展开的可能性、重要性与实践性，以及儒家哲学对于商业伦理的贡献等问

题。接下来，本公众号将推出此次会议的演讲与圆桌会谈精编，作为一个系列推文以飨读者。 

 

主题演讲：杜维明、卢卡·斯卡兰蒂诺、项兵、傅成玉、莱辛格、周立：精神人文主义视域

中的全球商业伦理 

第一场圆桌会谈：道德的，抑或伦理的？我们如何认识企业精神：“精神人文主义与全球伦

理精神” 

导读：本文为本次儒商论域第二场圆桌讨论会速记整理稿。 

主题：“全球商业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和而不同的多样性” 

主持人：秦朔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489&idx=1&sn=6c62f4a4eb20f47ba107b7d6f43c4c44&chksm=ec11e861db66617752d3bde769de2ceb207d32ba2b6bd06cde5a50129e52013ca816263b2bb5&token=673589806&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489&idx=1&sn=6c62f4a4eb20f47ba107b7d6f43c4c44&chksm=ec11e861db66617752d3bde769de2ceb207d32ba2b6bd06cde5a50129e52013ca816263b2bb5&token=673589806&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517&idx=1&sn=503266492ac66cf93a9186927c012b75&chksm=ec11e84ddb66615b1fd99b7b0088eb53e774f4eed764db427a6fe785849cdcbbaf1204ee2dfa&token=673589806&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517&idx=1&sn=503266492ac66cf93a9186927c012b75&chksm=ec11e84ddb66615b1fd99b7b0088eb53e774f4eed764db427a6fe785849cdcbbaf1204ee2dfa&token=673589806&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圆桌嘉宾：马吉德·阿尔沙耶赫、蒋英华、刘高升、刘志伟、毛继鸿、倪培民 

秦朔（主持人）：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全球商业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和而不同的多

样性”。我觉得，这个话题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候来讨论特别有意思，因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 40 年，其实也是极大地受到了国外商业力量以及商业力量背后的文化影响的 40 年。

同时，这在 40 年发展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很多商业力量也在持续发展。 

最近，有一件事情很触动我。前两天，我在上海碰到了一个公司部门经理，他告诉我，

他部门里的员工大概都是在 1993、1994 年出生的，而这个年龄出生的人，现在用苹果手机

的越来越少。对于我们 60 后、70 后的人，像我，有两个手机，苹果手机是不变的，另外一

个手机可能会换。为什么在中国 90 后出生的年轻人，对苹果的推崇慢慢在淡化？我想可能

跟本土很多商业力量的崛起，以及他们对于本土性的认知发生了一些改变有关。所以，本土

化跟全球化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时间、空间消费人群中的变化都是此起彼伏的。今天在中国来

讲，我们一直觉得苹果、可口可乐代表了一种文化。但是我到非洲、印度、马来西亚很多地

方去看中国的产品在那里进行输出的时候，很多人其实谈的不是文化。谈到中国产品的时候，

谈的是一个性价比。因为中国的产品，可以在很便宜的价格里植入更多的性能。一种力量在

输出的时候，一开始未必是靠文化的。所以，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上，可能会真正体现到文化

的问题？这可能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命题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今天的 6 位嘉宾非常非常强大。我们第

一轮的讨论，希望 6 位嘉宾能谈谈，对于本地化、民族化、区域化的市场，当全球化力量进

入以后，你们认为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迁？你们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领域，或者角度

来先给出你们的观察。 

 

秦朔（上海那拉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马吉德·阿尔沙耶赫：谈到我们的商业背景，我想道个歉，我不是企业家。我自己在欧

洲、中东、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都工作过，当然主要是在美国工作过。我自己是学工程出身

的，我为企业工作，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成了所谓的企业家。我同时也参与了很多非营

利领域的活动，在不断“学以成人”，也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商人，或者说企业家。现在我

仍然是一个学生，在学习这种全球商业伦理，我相信学习是毕生的事业。 

说到商界如何去跨越文化的界限，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探讨一些概念。首先比方说多

元、对话技巧、跨文化的理解能力，以及跨文化的竞争能力。所谓企业家，其实是能够把想

法付诸实际、建立商业帝国的人。他们经常会以利益为出发点，但也不总是以利益为出发点。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信仰体系，而且现在这些文化体

系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为了在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中获得成功，企业家必须要了

解多样性本身，并且去拥抱多样性。哈佛大学的一位学者讲到过三种看待多样性的方式：一

是排他，二是同化，三是多元。作为企业家，我相信多元才是拥抱多样性最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想先定义一下所谓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是积极地去融入各个不同的方面，让来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进行互动，并且进行对话，进行积极的合作。多样性其实可以成为

一种非常优质的资产，可以帮助我们去强化每一种文化的力量，并且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在

多样性当中，其实是能够找到和谐和一致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多元文化的能力，深入的对话

就是实现这一能力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他人的文化，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

拥抱这个世界。所以，多元主义意味着我们要消除彼此之间的成见，尊重并珍惜彼此之间的

不同。大家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彼此，这都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但必须以互相尊重为前

提。 

习理德教授说，所谓对话，不光是心灵的工作，也是身体的工作。我们需要着手去做，

我们要去构建互相的信任。去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才能够建立信任，建立对话，价值是非常

重要的，我们要找到彼此的共同价值。对话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其

它的文化，这种多文化的理解能力，指的并不仅仅是理解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同的文化当

中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理解每一个文化互相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影响。不仅仅是理

解儒学和其它宗教本身，还要理解它们是怎样互动的。如果仅仅了解犹太教是没有用的，我

们必须要了解它们其中还有哪些不同的分支，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跨文化的竞争能力，

或者说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也是当今提高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要知道如何

去进行协商，如何能够使协商得出成果。所以，所谓的“和而不同”对于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我们在多文化之间获得更好的理解，需要我们在多文化之间进行协商。 

 

倪培民（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倪培民：我是个哲学家，我就来把这一阶段的讨论带到哲学的领域当中。什么叫做“和

而不同”中的多样性？我觉得，大家都相信多元主义是好的，我们要去拥抱多样性，但从哲

学上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在多元性的不同方面之间，必须要有兼容性才能够“和而

不同”，否则就不可能“和”，只能有“不和”。在传统的中国哲学当中，我们对“和而不同”

有一系列的经典分析。有一个是把它比作汤，你需要把不同的原材料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汤，



水炖水是成不了汤的；或者说我们不去区分各种材料，只是随手往里加材料，那么这个汤是

不可能好喝的。在当今的世界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我们认为应该进行融合，然后去欣

赏彼此的差异，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文化在试图毁灭其它文化。另外一个比喻就是音乐，如

果一直演奏同样的一个曲调，那么它就不算音乐；如果说有非常尖锐刺耳的声音，它也不算

音乐，它只会伤害“和”，这也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难点是，所谓的多元性是否具有普适性？像普适性和特殊性，还有“不同”之

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话题一直是非常有意思的，也非常重要。当我们拥抱多样性、

多元性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要拒绝普适性？所以，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更

多地去思考整体性，而不是普适性，多元性的反义词不应该是普适性，而应该是整体性。我

们所谓的多元性其实应该是把不同的、非常和谐的部分，融合到一起。当然，我知道我在这

儿讲的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但是哲学家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吗？哲学家就是擅

长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 

 

刘高升（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 

刘高升：前面两位发言人其实已经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种是多元性的视角，第

二种是融合性的视角，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和实生物”。换句话说，多样性可以产生这种可

持续性。我可能是比较偏中国这边的，所以在思想方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理解全球的

多样性？尤其在今天全球商业背景之下，应该如何理解？ 

第一点，要理解全球多样性。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研究，关注全球商业活动的影响问题，

是由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共同进行的。他们研究了全世界的一些文化集群，把这些集

群分成了东西方两种。拉丁集群、日尔曼欧洲是西方集群；东方集群包括东欧和儒家影响的

国家等等。这两个集群其实差异并不是非常大，主要分成九个方面。我们对于文化的不同理

解，基本都是在这些维度上发生的。有些时候这些文化看起来非常远，但其实很近。总结来

讲，我想说，全球的多样性并不像我们预想得那么复杂。 

第二点，如何去理解多样性和挑战之间的区别？项教授的演讲已经提到了这个事情本身

可以看做是一个资产。我想说多样性会产生美女和野兽两方面，这个取决于我们自己保持何

种哲学观念，以及我们采取何种措施去应对它。那么，如何来解决全球化当中的全球多元性

挑战？一是要尊重不同问题，就像第一位发言人讲过的。二是“学”，用学习和借鉴去解决

本地的制度、本地文化的问题，把全球化和本地化两者融入起来、融合起来。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学习，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本地人。在中国，我们有“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也就是

说我们和谐，但我们不盲目。 

 

刘志伟（联合镁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刘志伟：我是做企业的，也伴随着整个中国国际化的进程，做了几个国际化的并购案例。 

首先，我们现在从北京飞到美国只需要 10 个多小时，这在 100 多年前是我们无法想像

的，那时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整个国际化的进程是在加速。这是其一。 

第二，现在苹果手机大家可能会用得越来越多，反而美国的朋友，我每次去美国出差，

都会说你能不能帮我带几部华为手机过去。因为很多华为手机在美国是买不到的。1947 年，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立，1995 年，WTO 组织成立，我们中国是在 2001 年正式加入

到 WTO 组织当中去。那么，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中国逐步加入到全球贸易网络当中

去，包括关税、贸易、多边、单边，包括同各个经济组织的贸易。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一

些问题。2018 年年初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件非常触动的事情，就是中兴芯片的事情。所

以，从我们 100 多年前乘坐轮船几个月跨洋旅行，到最后我们乘 10 个小时飞机可以到达大

洋彼岸，到现在来讲，我们又要把这个进程放缓。整个全球贸易、全球国际化的进程，是一

个波浪式发展的过程。 

第三，我们现在都清楚，美国有最先进的教育、文化与科技。但在大唐盛世时，大唐是

地球上最强盛的一个帝国，它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科技与教育。大唐不仅吸收了更多外

来文化、教育与技术，也派出我们的使者，去国外输出我们更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包括相关

的中国最先进的知识。所以，对于整个国际化进程来讲，我的观点就是，哪边的实力更强，

它就更能代表国际化当中最强有力的文化。 

说到实际的案例，我们在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要“和而不同”。现在我们都非常清楚，作

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可能会经常去买一些理财产品，我们的理财产品更多地和美元挂

钩，跟黄金去挂钩。在另外一边，整个汇率的影响，包括前两天土耳其货币的一个大幅下跌，

都对我们全球经济造成相关影响，对于这一块，整个关联性越来越大了。在这种经济结构下，

更多的企业要利用汇率的差价，利用国际贸易总协定当中提到的各种条件。比如我们做原材

料，可能比对方会有更多的优势；对方做深加工，比我们有更多的优势。中国通信业经过短

短 20 年的发展，华为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的通信网络和终端的制造商，这是可喜可贺的。

我们要更多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来，来获取更多的市场，包括利润，当然国外企业也是一样



的。在这种协定下，我们更需要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竞争，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宽广的胸

怀，要“和而不同”。 

怎么做到“和而不同”？我们现在去收购国外的企业，国外原有的高管，包括我们的职

员，对新进来的文化是不认同的，因为你会跟他讲很多不同的模块，他甚至对这边所有的一

切都不是很清楚。在这时候，我们会逐步、分阶段来宣导我们的思想和管理体制，包括更优

化的方式。比如说，中国汽车行业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连续 11 年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生产

大国。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会出口零部件到国外。当然，现在有国外更多

的零部件厂商，在国内也要设定生产分支机构，来靠近 OEM 主机厂，进行市场的拓展。整

体而言，利用国际贸易当中你的成本优势来获取更多的市场和利润是唯一不变的法则，只有

企业和个人把核心技术、核心市场、核心知识产权保护在手里，去跟别人进行平等贸易，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 

秦朔：谢谢志伟先生，从他的商业实践中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意见。我觉得他刚才讲的

里面，有一个东西值得我们在下一轮里进一步讨论。“和而不同”作为一个文明商业伦理的

基本法则也好，作为一个长远努力的方向也好，作为我们一个对话文明中的程序正义也好，

无疑是成立的。但是，在现实实践中，“和而不同”表现的形态跟所有参与者经济的实力、

商品的实力、资本的实力强弱又是分不开的。比如说，我今年去德国博世基金会参观，他们

告诉我，博世几十年，经历了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德国公司，到一个有德国特色的中国公司

整个历史性的变迁。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本土力量的成长又是分不开的。当然，本土力量的

成长，又能够更好地去借鉴国际先进的东西，然后又发挥本土的一些优势，之后你变得越来

越强，在“和而不同”里面的比重、权重也会逐渐发生变化。我觉得商业角度是一个非常好

的观察角度，下面我们请刘洲鸿先生，他是做基金会的，过去也曾是企业高管，来分享一下

他的看法。 

 刘洲鸿：我们这一次主题是精神人文主义，我也学习了一下，这是杜维明教授从儒家

文化中提出来的，我对这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在想，传统文化里，特别是先秦哲学里，

有一些什么样的阐述对于我们会有一些启发？我想讲的题目是“文化形塑儒商，历史铸造未

来”。中国的先秦哲学是在比较现实的人生舞台上展开的，围绕着社会转型、中国统一、以

及适应纷争的时代等问题，产生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在思想与实践碰撞中，深化对人生和社

会问题的解读。 

 

刘洲鸿（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人生问题其实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各种复杂关系的总和，杜教授的精神人文主义里说了

很多。我看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天道自然”、“天人相应”、“顺天得中”。“天

道自然”是讲天即是自然，天道就是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自然生成而生生不息，有自身规

律，有非人文性。“天人相应”是讲人虽不能违逆自然规律，但可以明万物之理，顺应自然

规律，并以主体精神获得对生命和生活的主动把握。“顺天得中”，“中”是大道，是应用实

践，万物皆由对立并相互转化变迁的两方面构成，有客观规律可循。所以中道就是在上下左

右、“过”与“不及”矛盾的两端动态寻求合适的度，综合的背后是一个字——“度”。 

文化历史是我们的源头活水，这些中国文化源头性的观念深深影响后来人，包括儒商。

这一点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彰显无疑。《货殖列传》记录了很多商业价值、

理论、伦理以及商业发展史和商人活动。《货殖列传》中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

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大概的意思就

是说，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

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进行销售。各自勤勉，而自立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

同水流下低处，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需征求，而百姓

们就会生产出来。这就是讲天道自然，像水一样流动。市场经济生活的自然性和自由性，市

场交易中人的自发性和主体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的很清楚。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全球商业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商业全球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它让我

们的世界更加繁荣，扩大了全球市场、自由贸易、资本的流动、全球竞争，刺激了投资，帮

助了就业，扩大了技术和知识，促进了人类的沟通，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获得价格更低

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全球化同样也产生了相应的问题，比如说产业的转移导致失业，贫富

差距的扩大等等。我看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介绍了很多商人，大多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候春秋战国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所以我觉得儒商的这种思想和精神，对于当代商人也

有重要的意义。《货殖列传》中讲了很多商人，比如说陶朱公范蠡，他多次弃官从商，以治

国之策，齐家经商，成致富，乐善好施，有仁德。还有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他学术做得好，

生意也做得好，也会做官。他将儒士的知仁明义、商人的求财获利，以及官员的经世济民完

美结合，收放有度。子贡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堪称儒商精神的典范。还有西周

人白圭，他善于观察天时、地利，来预判市场行情，从事交易，取亦有道，知进知守，白圭

认为经商要具备智、勇、仁三个素养。 

所以，穿越历史的时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格局和政商关系，中国商人的经营方式和义

利观念，中国历史上成功商人的秉道贵德和守正出奇，无不在历史记录中，能够轻易找到伏

笔。司马迁在文章中还写到，不管做大买卖还是小生意，最终能发财赚钱的其实就是一句话：

“此皆诚一之所致”，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最后，让我们重温一

下《荀子·修身》中的一句话，他说：“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大概的意

思就是说，身体辛劳而心安理得的事要去做；利益虽少而道义充分的事要去做。做人之道路

漫漫，荀子说：“学不可以疑”。 



 

毛继鸿（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 

毛继鸿：我回应一下刚才秦先生讲到的。我想通过个人的一些实践，从几个领域去阐述

一下全球化同本土化的商业与文化的问题。 

22 年前我开始成立自己的公司，做品牌，我是服装设计毕业的，从事服装设计行业。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纺织业和服装业在全球是非常厉害的，每 10 件衣服里，大概有 5 件都

是中国制造。当时进到服装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想法，要做出自己的品牌。时装是一个软产

品，一半是产品，一半是文化。在时装行业里，如果是没有文化的时装品牌，等于就是只有

商品，没有可需要的溢价。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行业里经历了很多，我自己做了品牌 10

年，在 2007 年的时候到巴黎做了自己品牌的第一次发布会，也是希望把中国人对于服装的

文化和创造力呈现出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文化的差异性对于品牌、对于商业本身的模式

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其实本来是拿来去参加国际博览会，有很多时候展览不准中国人参加，

因为国际上认为中国人会 copy 他们的产品。我很有感触，这是一种文化的不平等，为了做

好品牌，我们希望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在自己的文化角度跟价值角度上，去呈现出来。所

以，作为这一代企业家，我们更多还是在思考，通过自己的创造力，说出自己的故事，当然

这也能获得更大的尊重。当我们自身的创造力不断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对话的可能性、平

等性才会越来越强。 

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通过 15 年的发展，用自己赚回来的那点利润，做了另外一个文

化品牌叫方所，是一个书店文化空间的品牌。做完这个之后，我觉得这我的文化自信和我的

文化实践有了一个更好的体验。前年，我被蓬皮杜艺术中心邀请，进入到了国际艺术领域，

其实艺术领域里面更讲究价值观与独特性，也就是个人的差异性。我经历了同个人艺术基金

会、蓬皮杜战略合作的过程，经历了两年半时间的谈判。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强大，我们

很多人拿着很多钱到国际收购很多的产品和艺术品，可能在全球上来讲，都把中国人看成是

（很不恰当地讲）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是没有品位、没有自己态度、没有自己审美的

一个群体。我力图去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例外出来，后来和基金会的事情，通过了多方博弈，

当然这种博弈里存在很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评判。有很多基金会可能拿着钱给蓬皮杜赞

助很多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可能是被后面的画廊，或者说资本操控，还有一些被一些机构所

操控。当时我的基金会既没有收藏，也没有后面其他的背景，都是凭着我个人的爱好。因为



我从小喜欢艺术，真正的同他们建立了一个特别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做的这件事情，

后来蓬皮杜主席评判说，把艺术品不当做是一个搬运的方式，同时也希望通过中国基金会的

力量做出新的研究。因为蓬皮杜艺术中心正在研究的正是全球现代化的议题。 

但是，我不希望我们基金会研究西方正在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要通过来自中国的基金会

力量，去请到全世界的将近 30 多个国家的艺术群体，来讨论现代的现代性，就是当下的现

代性。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背景下、技术不断发达的背景下，重新去看到各个民族、

各个族群、各种文化、各种文明对于现代性的一种贡献。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探

讨。 

所以，去年做完这个展览之后，我也在复旦大学的哲学院里做了一次论坛。我很兴奋地

把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艺术家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知识背景的人士放在一块去讨论时间加速

理论，去讨论未来技术不断提升的环境下，我们的社会伦理，讨论未来的 AI、AR 后面的技

术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家，要在社会的文明进步或者说商业伦理维度

上思考，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不希望现在只会谈经济、只会谈赚钱、只会谈做产品。这样也

回答了刚才秦先生谈到的，苹果跟现在年轻人对于产品本身选择变化的问题。我希望未来我

们的产品，不只是一个性价比好，不只有功能性，同时也应当更具人文性。 

 秦朔：谢谢毛总分享他的见地。刚才听大家讲的过程中，我在想“文化”跟“文明”两

个词。过去做研究的时候看到一些观点，讲到文明的时候，还是更加考虑 universal 的，像

各种各样产品的标准、食品安全的标准、现代化的技术管理标准。文明的发展有 developed，

是先后的，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有高下的。文化这件事情，很难说高下、先后，是更加体现你

的 unique 的东西。文明可能更加考虑 universal，文化可能更加讲 unique。我的问题是什么

呢？比如说像刚才毛总讲到了很多例子，是不是说，一个民族文化的特质和文化的力量，必

须要以一些文明的产品和服务为载体，真正走向了全世界，才能够有更大的力量？如果你不

跟这个结合，根本没有产品化、市场化，也没有很大的影响，那我说这个很强大，这是不是

行得通？文化如果是以文明的东西为载体，是不是能走得更远？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比如像可口可乐走向全球的时候，是不是又

会冲击、撕裂和泯灭了很多地方本土的一些资源？如果要同这个挑战的话，恰恰是在中国比

较丰富的供应链发展起来以后才成为可能，像王老吉这一类中国的品牌才能够真正起来，才

能在销量上超过可口可乐。所以，这些问题告诉我们，怎么去看待文化的特质，以及在产品

化、商业化中，哪些是平的，哪些是不平的，它们之间交叉的关系是如何。以这个角度展开，

大家如果有一些想法，可以分享。 

 马吉德·阿尔沙耶赫：像我所理解的文化和文明，您所说的都是会有影响的。一个产品

想要指数型增长、大规模增长，都会有这样的影响在里面。我觉得在资本市场当中，领导力

是非常重要的，营销也很重要。有一些公司的营销做得非常好，有一些可能领导力方面做得

更好。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自己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去宣传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伦理，也就

是我们想要在这个当中把价值加入进来，而不仅仅去营销一个产品。我们更多希望在营销过

程当中，把其他的文化和文明也能加入进来。 

 刘志伟：我们一说就是上下 5000 年的文明，而不是上下 5000 年的文化，我认为文明



是由一点一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就像我们以前在很小的时候，会听老一辈人讲，这个人是

一个文化人。我觉得所有文明都是一点一滴、由每一丝、每一刻的文化积淀而成。就像今天

中午，我们午餐以后跟两个好朋友散步聊天，我们说“学以成人”，这个“人”究竟是什么？

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成为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人分自然人，就是一个个体，同时还有企

业法人。对于这一点而言，我们的文明在哪里？就像毛继鸿先生讲的，要成为一个非常不同

的品牌，就是例外。中国的品牌是什么？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根基就是方块字、毛笔字。我

们所有的文化，在全球来看，只有我们的汉字书法能成为一种艺术。我们的汉字、国画，都

是以线条为主，线条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根。 

 毛继鸿：我补充一下您刚才提到的文化跟文明的问题。谈到新的这些品牌，很难说你

的品牌里面不带有一定的文化性，文化其实是我们的一种习性。其实，我们希望提出一种新

的生活习性之后，形成一种带有价值观的文明。这种文明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能会

变成新一代文明的导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注重产品，并没有把品牌里的文化要素更多地呈

现出来，我们只是在物质层面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说：“形而下为器，形而中为心，形而

上为道。”如果说我们在做“器”的时候，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取其下，只

能得其窃。如果说我只是看到这个物质层面的部分，后面只有偷，只有窃了。 

 倪培民：我也稍微补充几句，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实际上这显示了我们的主

题不只是一个平面的问题，还有一个立体（高下）的问题。比如说，中餐馆在海外非常普及，

但是其中大多数的层次是非常低级的，很甜酸很油腻的那种，因此人家一般把中餐作为一种

快餐来看待。然而，中国的烹饪技术实际很高深，那怎么让中餐馆提升？怎么展示中国文化

的深度和高度？这是需要花很多功夫的。 

 刘志伟：刚才提到，我们发现，这么多年的国际化进程当中，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始终

不强，为什么呢？比如以德国为代表的有奔驰汽车，奔驰之所以能够成为奢侈品牌汽车的代

言，是因为它每出产一台车，至少有 100 台车来做各种安全性的碰撞实验，各种测试性的性

能碰撞实验，这样它的任何出厂的车都有一个品质保证。也就是说，三角形、圆形的这个标

志代表一种品质、安全和奢华。还有爱马仕，我们一提到就会想起它是一个奢侈品，它代表

时尚、尊贵，代表那种国际化的品牌，这正是当前国内品牌所缺乏的特质。所以，我觉得我

们未来的国际化当中要有更多符合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内涵的品牌输出出去，我们在国际上

的声音才会越来越高。 

 刘洲鸿：我也说两句。我感觉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也没有高下之分，最后还是殊途同

归。我经历过不同的企业，企业的创始人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理念。比如我最早在南都，

相信公民社会、民主行政，很典型，要推动公民社会。我后来到敦和，就很相信传统文化，

说企业的使命就是为慈悲利他事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我现在所在的企业是基督徒的背景，他

们觉得我只是上帝的那个信托人，财富是社会的，所以他们最终创造财富、创造价值，最终

都是要回馈社会，他们都成立了基金会。所以，我觉得万法归一，不同的文明最终都是一种

爱，都是回馈社会。 

 刘高升：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曾经是一个农业文明，然后我们会有工业文明，之后是商

业文明，或者说信息文明。我不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不同的文明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企业



文化或者是产品，其实也只是一个文化的承载平台。不同的文化，不管是中国的产品，还是

其它的产品，像代表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它们本身都是具有多样性的。这些不同的文化以

及它们的多样性，共同为文明注入了生机，总体来讲都是在为我们人类的商业文明做贡献。 

 秦朔：我简单做一个总结： 

第一，在第一轮的时候，我认为最后大家比较一致的方向是一位嘉宾提到的无限的现代

性概念。其实现代性恰恰基于它内源性的文化架构所生发出来的这种主体性，更多的主体性

的发挥，最后汇聚成无限的现代性，这也是现代性的活力所在。所以，现代性跟本土是分不

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的确确只有“不同”才能达到它们的“和”谐。 

第二，第二轮探讨了文化的特性以及与今天商业世界之间的关系。我想，今年世界 500

强中国公司已经有 120 家，跟美国公司相比只有 6 家的差距。在过去 10、20 年时间里，我

们从个位数到现在的 120 家，接下来很快可能会超过美国。换句话说，在世界 500 个最大

的公司里面，中国已经占了 20%的比重。但是中国 500 强企业真正能够在全球开展业务并

且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以及成为全球最受尊敬或者最有影响力的品牌的比重还非常低。同整

个中国经济的总量相比，跟整个公司规模相比，中国公司在全球的影响力、在全球的品牌价

值，以及在全球受到尊敬的程度不高。比如说以波士顿的 reputation 排名来看，中国公司

在 100 个 reputation 最好的里面，现在也只有 1 家。这可能是跟文化有关系，跟发展阶段

有关系，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我想，弥补可能既是文明的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

或者是双重问题都存在。这是未来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上的视角。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ThTCnrgSWe6LBqK_d3YQbw 


